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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袁　潇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
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

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

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

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

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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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会中，消费日渐成为人们认同建构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消费实践为个体的身

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与意义支撑。“消费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在社会学家看

来，有形货物和休闲活动的这些选择模式，表现了它们与使用新手段界定个人身份的象

征意义相认同。”［１］４０“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

材料，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２］５３消费方式可以表现个体的身份特征，个体虽然有多

元性的消费选择，但这些选择都是在与其个体身份相符的内在框架中发生的。“消费方

式与身份认同之间呈现出彼此制约、相互建构的关系结构。”［３］４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是与农村社会中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新生代

农民工具有社会身份的双重性与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特征，容易在城市生活中形成认同



危机。因此，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的媒体———手机作为切入点，重点关注新生代农

民工的日常消费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表现形态，探究其消费实践是否和生产过程一样，依

旧受到资本力量隐秘性的控制；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消费实践形塑自身的

城市形象与获取城市认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间

深入南京的城中村、经济开发区、餐饮单位、建筑工地等展开实地调研。访谈对象一般

为８０后、９０后群体，最近两年的调查已开始涉及００后群体，年龄最大的是１９８５年出

生，年龄最小的是２００１年出生。本研究重点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手机使用过程中消费

认同的建构问题，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

１．深度访谈法。根据前期研究设计，采用“半开放型”深度访谈的方法。按照提前

准备好的访谈提纲提问，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实际访谈的程度和内容进行灵活的调

整。鼓励研究对象自主说出手机在其消费实践中的运用情况。

２．实地观察法。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环境中，实际接触研究对象，观察

他们在使用手机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消费行为特征，并结合这些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

情境与现实背景予以探讨。

３．虚拟民族志。笔者会选择性地添加访谈对象的即时通信账号，查看他们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的个人动态。社交媒体中丰富的信息文本可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在虚拟空

间以及现实生活里的消费行为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发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品牌信息生产与城市宣言

有研究指出，个体对于移动技术的选择已然深入到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手机不仅

仅是一种用于交流的实用性工具，而且也是“一个微型的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关于它的拥

有者的一个宣言”［４］。在城市社会的消费语境中，手机并非一个仅具备通信上网功能的

实体工具，同样也具有丰富的表达内涵与意指，彰显出使用者的个性特征与生活风格。

新生代农民工在购买手机的过程中，绝非单纯从价格因素出发进行衡量，品牌、功能、款

式同样也是他们着重考虑的因素。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户外广告牌、大众媒体中铺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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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手机广告信息，以及手机终端中动辄弹出的小窗广告，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心

理和行为受到深刻浸染。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积极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

消费主动地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

目前我使用的手机是ｖｉｖｏｘ９，它广告打得比较厉害，我就看着广告买了。我之前用

的苹果６，它是外国货，后来我就不用了，换国产的，后面觉得需要支持一下国产品牌嘛。

（小李，１９９２年，河南周口，理发师）

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手机的品牌是ｖｉｖｏ，这个是大概在２０１６年夏天买的，当时是因为

跟好朋友一起去买手机，然后我就跟他挑了一样的，用的同一款，当时没考虑太多，ｖｉｖｏ

的广告那么多，大家都知道。（小杨，１９９５年，安徽，快递员）

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体系中，广告已成功培育出受众消费商品的意识。商业广告

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生产消费的社会需求，这是由一种以人们的团结和社会责任为代价

的个体满足的意识形态所承载的［５］１８５。当新生代农民工对某些特定手机品牌产生具体的

消费意识的时候，消费就具有了生产性。“新工人群体同时属于数字劳工这一判断本身并

不需要论证。”［６］３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手机广告投入的注意力成为了他们日常“自由劳动”

的重要组成，而媒介资本成功运用其权力架构吸纳并控制受众劳动，从中攫取剩余价值。

广告商还会策略性地将用户包装为“品牌大使”，鼓励他们向朋友宣传产品。新生代农民

工对于手机品牌的认知度非常高，不少人会刻意追逐国外一线的手机品牌，也有不少人购

买了华为、小米、中兴、ＯＰＰＯ、ｖｉｖｏ等国产品牌手机。近些年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不

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在访谈中表达了支持国产手机品牌、相信国产手机品质的观点。

我现在用的手机是ｉＰｈｏｎｅ８Ｐｌｕｓ，是两个月前，也就是今年（２０１８年）４月我过生日

的时候，我男朋友买了当礼物送给我的。ｉＰｈｏｎｅ比其他手机外观好看一点，牌子有名一

点吧！（孙小姐，２００１年，河南，快递收发员）

我现在使用的手机是苹果ｉＰｈｏｎｅ６ｓＰｌｕｓ，今年（２０１８年）一月份买的。以后有钱了我

肯定要去买苹果ＸｓＭａｘ，我就是超喜欢这个牌子的手机。（小门，１９９８年，河北邢台，工厂

工人）

我现在用的手机是小米ｎｏｔｅ２，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很喜欢小米这个国产品牌，算是

一个忠实的“米粉”。从小米公司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第一代手机，基本上每一代我都会去抢

购。（小陈，１９９４年，江苏无锡，外卖配送员）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手机是每日携带并且随时可以彰显身份的电子产品，购买

与消费特定的手机品牌，是他们接近城市青年消费水平的快捷途径。“消费者的选择权

不仅是个人自由的核心，而且也是彰显个人成就和身份的最佳方式。”［７］手机消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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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突破与城市居民间的现实身份差异，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表达自身在信

息技术接纳过程中努力融入城市的尝试，以弥补现实社会中的城乡身份差异与情感鸿

沟。“既有的城乡差距被国家和市场共同建构出一种消费性话语，从而不断激起一种力

图消除这种差异的社会性欲望。”［８］手机消费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打造的都市形象

和独特的文化姿态。城市居民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的手机品牌形成一定的价值评

价，而这些评价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反馈，引导其下一阶段的手机消费行为。

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买，你知道嘛，过年的时候，经常要和亲戚啊，同学啊，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拿手机出来，要是你的手机太破了，就不大好意思啊！（小高，１９９６

年，河南登封，工厂工人）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购买手机的时机是在过年前，这固然有着发了年终奖要去消费

的原因，但同时还有着通过购置新潮手机在相对贫困的家乡中，展示他们在城市中所获

取财富的心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购置品牌手机来传达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以及

维系社会关系。他们借由消费展示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表现自己的个体形象与

品味特征，体现出布尔迪厄所谓的“审美趣味”。

（二）数字产消者：移动平台上的消费实践

在阿尔文·托夫勒看来，从工业革命伊始，生产和消费从未截然分离。新媒体环境

下，“产消合一”现象愈加普遍［９］。个体的自我满足和对象化不再来自劳动，而是来自消费

和休闲活动。如今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热衷于在移动电商平台上购物，工厂女工小飞说：

“我有事没事就打开淘宝看看，哪怕什么都不买。”小飞说她发工资的前后几天基本上都在

手机上看淘宝，“发工资前看，发了工资后买，所以那几天快递收得特别多”。（小飞，１９９４

年，安徽合肥，工厂工人）发工资当天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网上购物的重要时间节点。新

生代农民工在数字经济中自愿购买各类商品，同时为了承担消费支出，他们“自愿”地到资

本流通的薪酬体系中打工，“自我生产”的过程异化为“自我商品化”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其中一些人的居住点距离市区还较为遥远，

加之近些年各大移动电商的发展，手机购物成为他们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方式。

我平时是很依赖于从手机上买东西的，因为我很少有时间出去逛街。（木子，１９９５

年，江苏淮安，奶茶店服务员）

我最满意的ＡＰＰ是淘宝，因为我们每天工作时间长，空余时间少，也没有精力去逛商

场、逛超市，这时候用淘宝就会比较方便，我在床上躺着就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到货

了，只要去门口取个快递就解决了，就是特别方便。（亚辉，２０００年，河南商丘，工厂工人）

我经常从淘宝买东西，因为网购真的很方便，而且东西又多又便宜，去实体店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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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的挑，麻烦，还不如从网上买。网上偶尔也会买到不好的，但大多数时候还是

可以的。（小黄，１９９８年，安徽，奶茶店店员）

因为工作条件与居住场所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大段时间用

于逛街，去实体店进行消费。而移动电商中消费选择的丰富性和便捷性向他们呈现了

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图景。新生代农民工在资本的驱动下成为能动的产业劳动者和消费

市场中的一员。

在对工厂女工小张、小蔡进行第二次访谈时，笔者约她们在开发区附近的一个“大

排档”一起吃饭，她们非常充分地介绍了平时使用手机消费的情况。“我们经常用的一

款手机应用就是楚楚街９块９，这个应用当中的所有物品的价格分为三类：９块９，１９块

９，以及２９块９。在这个应用当中，还会有０元礼物赠送。”（小张，１９９４年，江苏宿迁，工

厂女工；小蔡，１９９７年，江苏宿迁，工厂女工）当时小蔡看中了“０元礼物”中的一款韩国

“自拍神器”，非常期待地按下了“抽奖”的按钮。“楚楚街”应用中有个功能叫做“挖

矿”，简而言之就是在手机登录界面中弹出一张当月的日历，手机用户需要在当天日期

的小方框中点击一下，就完成了“挖矿”行为。登录次数越多，保持连续登录不间断，相

应的奖励就会更为丰厚。

新生代农民工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时间成本、劳动成本来维系移动应用的活跃度，从

而促进数字资本的繁荣与不断增殖，他们也由此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数字产消者。移

动电商通过高超的营销手段，克服时空障碍，使得“有偿的”和“无酬的”劳动时间直接融

合。信息与通信技术对个体消费实践、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使得“免费的时间

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５］２４２。这也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

纳”转化为“实际吸纳”的过程。

我会时不时地在网上买一些东西，主要是用淘宝和拼多多。现在的购物平台很多，

但我还是喜欢淘宝和拼多多，好用又便宜。尤其是拼多多，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拼单

买东西，蛮方便的。（小茜，２０００年，江苏东海，工厂女工）

网上购物也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为了参与商家的促销活动，他们会

在社交媒体中转发链接或是拍下消费场景的照片集赞。笔者曾看到小高的 ＱＱ空间里

面转发了一条信息，“任性姐：任性姐第二期活动火爆来袭 只需转发本条说说，即可获得

粉色 ｉＰｈｏｎｅ手机一部”。（小高，１９９６年，河南登封，工厂工人）但笔者后来在聊天中问

起他，转发成功后有没有收到苹果手机时，小高说：“当然没有了，当时也就是试试看

的。”福克斯用“互联网用户商品”指代用户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等平台上为

资本主义而劳动［１０］。在这种情境中，社交媒体成为传播手段和生产手段的结合，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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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关系成为了商家利用的平台资源。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不少人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网上虚拟消费。“我的ＱＱ还

是黄钻会员，每年２００多元。买了这个黄钻会员后，每天的ＱＱ等级升级就可以加速，看

空间就有更多功能和特权，还可以改变字体，改变手机。”笔者对于改变手机这一说法表

示了一定的疑惑，小高进一步解释道，“就是在发表说说的时候，可以更改自己的手机终

端呈现状态，比如ｉＰｈｏｎｅ６，ｉＰｈｏｎｅ６Ｐｌｕｓ”等等。他们以此彰显自己拥有新潮的苹果产

品，期望周边同辈对自己的“果粉”身份产生认同，这满足了他们“炫耀性”的心理需求。

手机消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创造与满足欲望的重要方式，成为他们制造

与重塑自身形象的重要路径。他们渴望经由符号消费摆脱贫困落后的形象，将自身打

造成主体工程与权力工程中的基本元素。正如阿普杜拉所言：“通过消费，人们进行着

幻想工程。通过消费此日常实践活动，怀旧与奇想在商品世界中连接起来。”［１１］８２在这

种幻想的鼓动中，在满载象征意义的虚拟商品话语的诱惑中，新生代农民工借由消费创

造并维系着社会意义，获取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

（三）改写与再生产：身体的自我呈现与身份抗争

斯麦兹强调，流通领域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被视为具有生产性：其一，它促进了商品

的扩大流通，从而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其二，它促进了有偿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再生

产［６］７８。城乡的界限曾深刻地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形象对比上，而新生代

农民工较为注重外在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力求摆脱城市居民刻板印象中农民工土气

的形象，在服饰穿着方面尽可能向城市青年靠拢。特别是女性农民工，她们会经常性地

经由移动电商购买时尚服饰、护肤品、化妆品等。

建筑工小朱回忆起自己刚到城市打工的时候说道：“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的时候，别人

送给我一片面膜，我都不会用。我还问人，是不是那个塑料那层是糊在脸上的。现在经常

在淘宝上看看，自己学着买买面膜啊，面霜什么的。”（小朱，１９８５年，安徽淮南，建筑工）

在对于时尚潮流的追捧中，新生代农民工尽可能学习模仿城市中的现代生活方式。

其中服装不仅彰显着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而且表现出自己对特定类型人群的认同。

一天笔者约了工厂女工小雨、小飞在南京河西的一家商场聚餐，吃完饭后在商场中逛。

小雨当时穿着一身淡紫色的长款羽绒服，衣服的下摆还有一些绣花的图案。小雨说衣

服是她在淘宝上买的，虽然只有２００多块，但她非常喜欢。她们在整体社会收入水平中

依旧属于中下层，在消费层面依旧受到现实经济条件、日常生活程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等

结构性因素的诸多限制［１２］。她们虽然拥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但其消费行为仍相对理性。

小雨给笔者推荐了一款二手物品交换的移动应用，叫做“闲鱼”，“其实就是二手淘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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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应用有个功能叫做鱼塘，可以检索到临近地点的二手物品出售情况”。小雨给笔者展

示了她的个人主页，里面就是她自己身穿一些待售衣服的半身照，她进一步介绍说，“我

前两天刚刚卖出去一条裙子，主要穿着这条裙子像个欧巴桑一样，所以就４０元出售

了”。（小雨，１９９０年，安徽合肥，工厂工人）“欧巴桑”是日语中老妇女的意思，小雨用这

个词暗示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穿衣风格的不认同。虽然在生产领域，“新生代打工妹”

被视为社会地位不高的“生产主体”，而在消费领域，她们则努力将自身再造为更自由、

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１３］。她们期待重塑自己的外表，培养“去农村化”的

外在气质。她们投入了大量的社会性和情感性的精力到移动平台中，而这些劳动最终

被数字经济产业占有，使得资本获得不断增殖。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对于自我形象的打造也绝非女性的专属，不少男性农民工同

样对电商购物抱以浓厚的兴趣。小高将淘宝购物列为他第三类频繁使用的手机应用，

仅次于通信和手机游戏。“我是属于感觉什么好就买，衣服买的不喜欢，穿两天就扔了，

鞋子也是。我的淘宝账户十一月花了七百多，十二月花了一千五百多，一月花了六百

多。双十一没怎么买，双十二倒是买了不少。”（小高，１９９６年，河南登封，工厂工人）建

筑工小宋是男装品牌“ＧＸＧ”的拥趸，他说自己会经常打开“天猫商城”中“ＧＸＧ”的虚拟

商铺，看看最近又上了哪些新款服装。他笑称自己辛苦赚的钱大半都用在衣服上，而这

个潮牌笔者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品牌并不仅仅是质量或者区别的外在的一个标

签，而是个人身份的标志。它鼓励消费者为自己贴上标签，挣脱“社会”的束缚并且将注

意力集中在个人购物（和消费）这种变革性的力量上［５］８７。在新生代农民工移动消费的

场域中，数字资本不断介入，并且无偿占用他们大量的空闲时间，形成广泛的剥削（ｅｘ

ｔ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数字经济的剩余价值在消费领域得以维护和实现。

手机装饰同样被新生代农民工关注。“我挺喜欢装饰我的手机的，之前贴了一个很

好看的膜，上边还贴了一些好看的贴纸。我喜欢经常换手机的外壳，在网上看到很好看

的手机壳我就会买回来，经常换换手机壳挺有趣的，感觉经常拿的是不同的手机一样。”

（小茜，２０００年，连云港东海县，工厂女工）

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生活规划的重建中包含了更多身体

的具体成分”［１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影响较多发生在隐性层面，而对其身

体和形象的重塑和改造却是一种外在显性的行为。职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规训”的重

要方式在于严格设定上下班时间，要求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分内工作。他们的工作程序

和生活节奏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场中受到压抑的身体，却在消费领

域得到了解放。作为生产者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并且在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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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他们更多地具有积极愉悦的情绪，而非感到被迫性地从事“产消合一”的活动。

四、研究结论

在现代城市的社会语境下，手机媒体营造的城市意象与消费文化渗透进新生代农民

工的城市体验与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基于手机的消费行为彰显了自己的社会身

份。各类移动电商平台通过多样的商品体系、品牌文化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欲望，

促使他们自主融入现代城市的消费体系。移动设备形成了对他们闲暇时间的占有和日常

生活的殖民化。新媒介产消者的“自由劳动”被数字经济吸纳，成为资本降低其生产成本

的工具［１５］。消费实践可以视作“免费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的转化过程。而对于

其中的产消者主体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动是自身主动发生的，并非来自资本方的强迫与

要求，产消者“同意”甚至是“乐意”于被资本吸纳的［１５］。从这个层面来讲，新生代农民工

在消费领域达成了与资本力量的“共识”与“合谋”。而究其原因，正在于移动消费颠覆了

传统社会中由阶层决定消费的隐秘逻辑，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消费表达自身对于城市身份

的乐观想象。消费成为他们希冀实现阶层流动和身份转换的外在途径，成为一种与现实

身份抗争的隐性资本。移动消费为他们提供了获取城市认同的符号内涵与身份意指，这

些表征体系帮助他们暂时性地抛却户籍身份，重新塑造城市生活与新市民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从外在形象层面消弭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隔与差异，自主

性地塑造共同体的消费文化内涵。他们通过各类基于手机媒体的消费实践，主动寻求

融入城市与转变身份的可能性路径。这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微观层面的自

我建构与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手机使用的消费认同为新生代农民工编织了一个乌托

邦愿景，并勾勒出一条通往“新市民梦想”的现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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